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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泰国自古都是一夫多妻制的国家，除正室夫人之外的女性配偶称为

妾，妾，又称姨太太、陪房，亦有二奶、小老婆等俗称。妾的地位低于妻，这是

我们一夫多妻制和阿拉伯世界一夫多妻的本质不同，因为伊斯兰教义下的多妻是

完全平等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大家庭中的妾由于丈夫性格的不同，个人能

力的高低，以及与妻的关系有别，就造成了妾们完全不同的家庭地位。与此同时，

还有一部分身为妾的女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思想的涌入，她们内心中要求平

等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在《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就有很多妾的形象出现，

她们在小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却往往被人忽视，由于社会背景，风俗文化，宗

教信仰的关系，这些中国和泰国的姨娘们，性格，地位，在家庭中的作用都各有

不同。 

 

第一节 两作品中妾形象的比较 

 

要了解妾形象，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所谓东方妾形象产生的原因，《京华烟云》

和《四朝代》都是以封建大家庭作为叙事平台，在封建社会的中泰两国，都是一

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纳妾是男人特有的权利。中国和泰国都有着相似的纳妾的社

会历史原因。首先中泰两国都以人丁兴旺作为家族强盛的标准，所谓多子多福，

这就给纳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二，在东方，纳妾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虽然古代法律都赋予了男人纳妾的权利，但是纳妾实际上成了贵族、士大夫们的

专利；最后，封建的父母包办婚姻也是造成纳妾的一大原因，由于很多夫妻结婚

前完全不认识，甚至在揭开红盖头的那一霎那前，都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模样，就

造成了很多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纳妾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这些人再恋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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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如木兰和帕洛伊般幸福的包办婚姻还是少数。 

在小说《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塑造了好几个妾的形象，比如曾家的桂姐，

牛家的福娘以及从妓女到姨娘的莺莺等，《四朝代》中帕洛伊的母亲蔡姆，妩恩

安排给自己父亲的侍妾万欧和任安等等。这些妾形象要么是被嫡妻或者子女安插

在自己丈夫或父亲身边的眼线，要么是由玩物逐渐变为姨娘。总之，由于社会给

她们的尴尬定位，使得她们对自己的命运都没有过多的选择权。在这数个妾形象

中，曾家的桂姐和帕洛伊的母亲蔡姆无疑是两部小说中地位最重要，出场最多，

也最能代表中泰典型妾形象的两个人物。 

在小说《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借桂姐的出场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妾制度在家

庭中的实行过程： 

 

    桂姐是曾文璞的姨太太。在由丫鬟升做姨太太之前叫桂姐， 

现在孩子们应叫她姨妈。有的孩子还照旧叫她桂姐，她也不在乎。 

家里的用人当然叫她姨妈，或是钱姨妈，因为她姓钱。她是曾太 

太陪嫁过来的。因为曾太太生过两个儿子，又常常生病，桂姐又 

柔顺听话，由婢升做妾，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们她 之间的关系根 

本没有丝毫的改变，因为在太太眼里，桂姐始终是个丫鬟。[1]（P36） 

 

桂姐即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情况，由原配夫人的丫鬟逐步升做妾，从原来没有

地位的婢女变为妾之后，看似桂姐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孩子和用人也要称呼其为

姨妈了，但是，这种名称的变化在正室妻子的面前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妻子对

妾仍然可以颐指气使，与对待丫鬟并无两样。也就是说，一个丫鬟像成为妾，有

个名分，是要通过嫡妻这一关的，因为“不是做丈夫的对此事的想法，而是他妻

子对此事的想法，跟为妾者她自己的想法，而最重要的是社会对他们三方面的想

法”[1]（P36）所以如果“柔顺听话”则可得到妻的信任，使正室妻子不会感到地

位的威胁，妻子便会主动安排丫鬟为妾。在一夫多妻的体制下，妻子要想阻止有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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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势的丈夫纳妾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何况还有法律的保护，因此，安排丫鬟做妾，

主动献给自己的丈夫，便是无奈下最好的办法了。 

在中国的封建大家庭中，妻与妾的地位差别，有着明显的外在符号： 

 

太太可以穿裙子，为妾的只能穿裤子。…… 

在吃饭时，她必须立着伺候太太跟家里人吃饭，她的孩子则 

坐着吃饭。…… 这样她 做，第一，表示 规她懂 矩；第二，照顾孩 

子；第三表示自己并不贪吃。[2](P36) 

 

在中国封建社会，尽管生了孩子的妾会得到一定的尊敬，但是，这种微妙的

变化，也很难造成地位上的改变，外在的“妾符号”像刻在囚犯脸上的刺青一样，

永远昭示着妾的地位，时时提醒妾做好“本分”，并不能越界。这种“妾符号”

在客观上给妾造成了心理上的自卑感，并逐渐接受它，认为自己为妾理所当然。

尽管如曾家这样较为开明的大家庭，桂姐这样识大体的妾如果想得到更长久的和

平和地位的稳固，就必须小心翼翼，小说中有一段关于这种典型的中国式“妾心

理”的描写就十分到位： 

 

    桂姐听了她小女儿说的话，心里非常不安。于是说： 

    “也不要全信孩子的话。说的也许对，也许不对。” …… 

    桂姐转过脸儿看她的小女儿爱莲，用力在 头她 上打了几下子， 

这是给曾夫人看的，因为经亚的挨打都是爱莲的话引起的。 

    桂姐说：“都是你嚼舌根子！” 

    爱莲给弄糊涂了，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呼喊道：“我都是说的 

实话呀。别人那时候儿正在捉蛐蛐儿呢。” 

    桂姐给吓着了。赶紧拦住爱莲不要再多说。“你若再说一句话， 

我撕你的嘴。” 

    曾夫人道：“对孩子不要太厉害。”[1]（P49） 

                                                        
[2]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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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起因是经亚捉弄木兰，导致木兰头部受伤，而桂姐的女儿爱莲成为

了目击证人，本来小孩子之间的嬉闹，演变成了一场成人间的心理战。由于地位

的高低，桂姐必须违反自然母性护子的法则，转而去帮助维护曾太太儿子的利益，

如果不是最后曾太太的意见，恐怕桂姐还要对爱莲进行更严厉的责罚。 

《四朝代》中的蔡姆是披耶爵丕丕德的第二个老婆，也就是丕丕德纳的妾。

但是，蔡姆和桂姐有很大的不同，蔡姆并非嫡妻安排给丈夫的礼物，也与家中其

他人并无任何关系，而是和丕丕德“自由恋爱”的结果。 

 

    蔡姆并非丕丕德的结发夫人，而是怹的第一个小老婆。…… 

此外，丕丕德还有第二个小老婆叫万欧，生一女儿叫婉，比帕洛 

伊小 岁两 。 

……实际上，家中需要添置什么，全由妩恩一人决定。 对爸爸 她 

是放心的，把钱财的事全部交给她管。至于帕洛伊的妈妈，爸爸 

专门为她盖了五间高脚屋让妈妈住。吃的全由大厨房供应。厨娘 

每天按时送来饭菜，她母子三人先吃，然后才让蔡姆的贴身女奴 

匹特去吃，去洗碗。[2]（P5） 

蔡姆是宫中有名的美女，是贵妃的奴婢，但是，由于贵妃宫中几乎没有男性

存在，使得正处情窦初开的蔡姆根本没有追求爱情的可能。对世事的无知，导致

了当丕丕德这位男性追求的时候，蔡姆便欣然嫁到了位于邦銮河边丕丕德的大家

庭里。对于家中其他成员来说，蔡姆无疑是一个外来者，蔡姆的出现打破了家庭

中原有的平衡，最终迫使丕丕德的妻子娥阿姆丢下儿女返回娘家。因此，蔡姆这

个闯入者在家庭中的女性同胞里，是找不到庇护的，相反，由于蔡姆的出现逼走

了生母，导致大小姐妩恩对蔡姆怀恨在心，处处排挤蔡姆。但是，由于蔡姆妾的

身份得不到任何的保护，因此，蔡姆更多的只能是隐忍和让步。克立·巴莫在小

说中通过蔡姆之女帕罗伊的眼睛描述了蔡姆艰难维持家庭关系的情况：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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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懂事以来，帕洛伊就觉得妈妈跟大姐姐的关系紧张。虽然 

当时还没发展到怒目相视、吵嘴打架的地步，而且在爸爸面前两 

个人还能装得无事似地随便聊聊；但是帕洛伊靠着女孩子的敏感， 

注意到妈妈对妩恩大姐姐讲话往往用一些谦恭有礼的词语。妈妈 

明白无误地次次都尊称妩恩为“昆大小姐”，而谦称自己为“妾”。[1]（P7） 

 

蔡姆作为丕丕德的配偶，却得不到任何的权利，反而由小一辈的妩恩掌控全

家的财政，这就是妾的真实地位，蔡姆无非是丕丕德看中的一个玩物，丕丕德不

会赋予蔡姆任何的地位保障。特别是当丕丕德又纳了妾之后，蔡姆的生存空间被

进一步压缩了。最终蔡姆借献帕洛伊给贵妃之名，选择了离家出走，返回宫中。 

尽管蔡姆身为妾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泰国的社会却容许蔡姆有更多的选择

权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离家出走，甚而改嫁他人，并又再次怀孕。如果发生

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中国，蔡姆一定会背上不守妇道，生活放荡的罪名，

但是在泰国人们却接受这样的行为，赛伊也说： 

 

结婚成家，有了夫妻关系，才能生育子女。跟一个人结婚生 

了孩子，离婚后，再跟另一个人结婚生孩子也是允许的。总之， 

不管妈妈再生几个孩子，他们都是帕洛伊的弟弟妹妹。[1]（P88） 

 

但是，曾身为妾的蔡姆已经很难找到真正幸福的婚姻，由于女性在社会中的

无助，加之出嫁后不能再返回宫中做宫女，最终蔡姆还是没能逃脱一个悲剧的结

局，死于难产。 

桂姐和蔡姆两人的生活写照是中泰妾形象的最好代表，而且她们二人做妾的

过程有所不同，一个是正室夫人的丫鬟被献，另一个则是委身嫁给贵族做妾。两

种不同的方式，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桂姐亦主亦仆的地位，获得了在大家庭生

                                                        
[1]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 [泰]克立·巴莫.四朝代.高树榕.房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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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下去的机会，而作为闯入者的蔡姆既无法改变妾低下的地位，也没有维系自己

在家庭生存的根基，因此，得到了悲惨的结局。难怪在中国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

都得出一个道理，与人为妾是最低级的婚配，一般人家断然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处

于妾的地位。[2]（P55） 

总而言之，在封建大家庭中，妾的地位及其之低下，妾不但是男人的附属品，

而且还要处处向正房夫人示弱，以换得在家庭中容身。她们生活在主与仆的夹缝

中间，万事都要小心谨慎，而她们也往往最容易为社会所忽视，就像桂姐一样，

在小说中，甚至都没有正面的交代其结局如何，而蔡姆更是年纪轻轻就难产而死。

这些妾形象的悲剧正是封建等级社会另一个层面的写照。 

 

第二节 中泰妾形象的家族地位 

 

《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有关妾形象的描写，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

到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真实面貌和女性在这种制度下的生存状态。严格意义上讲，

中国和泰国的婚姻制度不能叫做一夫多妻，因为只有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才有

多妻的概念，多妻即为多个妻子，她们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而中国和泰国的婚

姻制度中，只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如曾太太或者丕丕德的第一个老婆，离家出走

的娥阿姆。而如桂姐，莺莺，抑或是蔡姆等女子，其称呼是姨娘或妾，她们不但

是男人的附属品，而且是正室太太们的仆人。这种一夫一妻而多妾的婚姻制度，

造成了这些沦为妾的女性的地位十分之尴尬，虽有名分，却得不到什么权利。要

分析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首先就要先弄明白她们在家庭中和各个阶层的关系。 

第一，妾和丈夫的关系。在中国大清律例中规定，“妻者，齐也。与夫齐体

之人也。妾者，接也，仅得与夫接见而已。贵贱有分，不可紊也。”可见，妾只

是丈夫的玩物，是满足私欲的工具而已，这种从法律上给妻妾划分等级的做法，

无疑使得妾的地位更加低下；泰国现代的法律规定，丈夫的非婚配妻子不享有继

承权，但是其子女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这说明在泰国，纳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2] 温文芳. 晚清妾之地位及婚姻状况——以《申报》1899-1909 年妾之典型案例为中心.[J].咸阳师范学院学

报，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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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即使在当今也仍然很难禁止男性有妻子之外的女人，但是，法律却明确不

对这些女子进行保护，可见在可以纳妾的时代，妾的地位更加低下。正因为在法

律上，妾得不到权益的保障，丈夫便可以对妾不负任何责任，妾也很难以丈夫为

依靠，因此，升为妾的桂姐在家中更是要小心翼翼，谨言慎行，身为妾的蔡姆在

被丕丕德玩弄后，还要受到大小姐的欺侮。 

其次是妾与妻的关系。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可动摇，并受到法律和社会的承

认。在吃穿用度上，妻与妾就存在明显的差别，如《京华烟云》中，桂姐等妾不

能穿裙子，而妻子可以，桂姐不能像妻子一样入桌和家人共餐。在四朝代中，尽

管由于娥阿姆的出走，使得蔡姆没有受到来自正室妻子的压力，但是，娥阿姆留

下的大女儿妩恩则代替其母亲对蔡姆进行了加倍的压迫，并最终导致其出走。另

一方面，如果妾出自妻的丫鬟用人，再有一些管理才能，妾便成了妻在处理家族

事务时的帮手，桂姐就代理了曾太太的很多权力，但是这种权力都是来自于曾太

太的给予。桂姐并不能越界，因此，即使如刚入家门的木兰，地位也要高于桂姐，

“论地位，她比桂姐更为有利，因为桂姐始终是代理太太行使职权，重要事情都

不能自己做主。”[1](P255)就是由于木兰是妻的地位，因此，妾在家中是妻子的仆

人和助手。 

第三，妾与子女的关系。在古代，妻的子女叫嫡系子女，而妾的子女是庶出，

地位和继承权都有些许差别。但是即使这样，妾跟子女的关系也并非是正常的母

子母女关系。比如桂姐的女儿只能叫桂姐为姨娘，要叫曾太太为娘，虽然为亲生

骨肉，但是在称呼上也得不到一个平等的待遇。但是在《四朝代》中，帕洛伊却

可以称呼蔡姆为妈妈，而且蔡姆作为妾，是得到单独和子女居住的权利的。在吃

饭时的一些礼仪也能看出妾与子女地位的不同，如上文提到的，桂姐吃饭要站着，

但是爱莲等子女就可以入座同吃，桂姐只有到了全家人吃完后，才能吃剩下的饭

菜。这是由于中国的父权社会制度下，成家从夫，夫死从子的男性为主体的社会

的必然结果，作为妾甚至是妻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只是由于子女尚小，才可以

代为处理。妾的地位还更低于妻，其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古代中国主要是强调延

续宗嗣，所谓“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为了不绝香火而纳妾，是最大也是最正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1 



 
 
 
 

 
 
 
 

第三章  《京华烟云》与《四朝代》中的妾形象 

当的理由。[1](P204)这样，妾便只是一个为了延续香火的工具，其子女才是真正

的家庭成员。在《四朝代》中，蔡姆和帕洛伊以及帕姆的母子地位是得到承认的，

并且在蔡姆出走时，蔡姆甚至可以带走自己的两个子女，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京华烟云》和《四朝代》中，妾的地位虽然同

样低下，但是却有着不尽相同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相同之处在于，这些妾都是男

性权力主导下的玩物，没有实质上的家庭地位，并且不受家庭的尊重，纳妾甚至

都不需要正式的仪式，只是给一些珠宝即可，更多的则干脆是花些金钱买来的，

因此，从一开始，她们就得不到家族的正视。而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妾往往

是妻在处理家族事务时的帮手，如曾太太和桂姐，她们是主和仆的关系，有着密

切的合作，由于多出身于正室夫人的丫鬟婢女，因此得到妻子的庇护和被赋予一

定的权力；蔡姆则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她是和丕丕德“自由恋爱”，自愿嫁入

贵族为妾的，但是，由于社会和家庭中对妾的轻视，导致蔡姆处处受排挤，即使

是在嫡妻娥阿姆已经离家的情况下，还要备受大小姐妩恩的欺凌。在中国，妾是

子女的附庸，只是一个生育工具和奶妈，并不享有真正的母亲的待遇，而在泰国

则好很多，蔡姆虽然得不到家中的支持，但是蔡姆却可以和儿女保持正常的母子

关系。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道德约束下，如桂姐等身为妾的女子，是不能改嫁

的，改嫁即为失节，是严重的道德罪行，而在蔡姆，却可以离家出走，并且大胆

地再次恋爱结婚。 

总而言之，尽管中国和泰国家庭中的妾处于不尽相同的地位，但是，都不能

改变她们作为男性摆布的工具的现实，她们在家族中连妻子的虚名都没有，甚至

不能入宗祠。妾形象是我们东方独特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她们形成

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且时常被人们忽视。其实，即使是在

当下的中泰两国社会，也存在着大量如妾形象的女性，她们比妾的身份更加隐蔽，

更加难于了解，因此，认识封建社会妾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对观察当下社会的新

女性问题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1] 孙瑜.论蓄妾制及妾的社会地位——以明清时期为例.[J].合肥：安徽文学，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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